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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为把那些老反革命都肃清了就天下太平，你们可要擦亮眼睛，这些现行的反革

命分子是我们更危险的敌人!他们隐藏得很深，十分狡猾，接过我们无阶级的革命口号，却暗

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搅混我们的阶级阵线，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们蒙蔽，好好回想一下，运

动中那些上窜下跳的人物，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就睡在你们身边!” 

  军管会副主任庞代表戴宽边黑框的眼镜，在部队里可是当政策委的，从北京专程来农场，

站在晒场的石碾子上，手里晃动一份文件，作的动员报告：“五七干校不是阶级斗争的避风港!” 

  又开始清查一个称之为“五·一六”的现行反革命集团，运动以来的造反派头头和活跃

分子都在审查之列。他立即被解除了带头干活的班长职务，停止劳动，详细交代这些年，逐

年、逐月、哪一天，在什么地点，有哪些人，那开过哪些秘密会议，干了哪些见不得人的勾

当。 

  他当时还不知道大李在北京已经隔离审查了，连续几天日以继夜的审讯，加上拳打脚踢，

供认了是“五·一六”分子，当然也供出了他，而且招认他们那次在王琦家碰头是反革命组

织的秘密策划，同反党黑帮分子也勾结在一起，并接受指挥，最终的目的是颠覆无产阶级专

政，再后来便关进了神精病医院。王琦也隔离审查了。老刘随后在大楼的地下室里刑讯时打

死的，再抬到楼上，从窗口扔下来，弄成个畏罪自杀。 

  他幸亏在风起于青萍之末，嗅出了地平线上围猎的狗群的气味。他如今已懂得这政治猎

场上是怎么运作的：根据林副统帅签署的“一号战备动员令”，大批人员连家属们都遣散下来

意味更彻底的清洗。前几个月那种虽然艰苦却还和平的气氛迅速消失，新来的人重新点燃的

敌意代替了他们原先那点哥们义气，老的连队、排、班打散了改组，党支部重新建立起来，

干部都由军管会在北京就任命了。他得趁猎场收拢前瞅空子突围逃窜，半夜里偷偷赶到县城

给他中学同学融发去了那份电报。 

  天无绝人之路，不如说天见可怜，放了他一条生路。下午人都下地去了，只有他在空空

的宿舍里写交代。有人经过，他便装模作样抄上几句毛的语录。公社的邮电员骑车在门外场

子上喊：“电报!电报!” 

  他跑了出去，正是融的回电。聪明的融电报上的落款，只写了他工作的那县里农技推广

站的电报挂号，而电文却是：根据中央有关战备的文件精神，同意接收某某同志下放到本县

农村人民公社落户劳动。务必月底前速来报到，过时不再安置。 

  趁人还都在地里干活，他赶到了十里地外的校部。放电话和打字机的大屋里没人，里间

的小屋是宋代表办公和睡觉的地方，房门合上，里面悉悉索索作响。 

“报告宋代表!” 

  这都是当兵的规矩，他学得挺好。隔了一会儿，宋代表出来了，军装是工整的，只衣领



的风纪扣还没扣上。 

“我这干校可算毕业了，就等您发证书了!” 

  这话他一路上就想好了，而且以再轻松不过的口气说出来，一副嘻皮笑脸的样子。 

“啥子个毕业了?”宋代表一脸没好气。 

  他却把笑容凝固在脸上，双手呈送上电报。识字不多的宋代表一手接过，把电文一个字

一个字琢磨了一遍，抬头，眉头的皱纹也张开了，说： 

“没得错，都符合文件精神。你有亲属在那边?” 

“投亲靠友，”他引用的也是宋代表传达的战备动员令中的词句，立刻又说，“有朋友在那

边安排的，到农村永久落户!彻底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再找个农村的妹子，总不能当一辈

子光棍!” 

“都找好啦?”宋代表问。  

  他听出了友善，或是同情或是理解，宋代表打农村参军从号兵好不容易熬到个副团级作

战参谋，老婆孩子尚在农村，一年也只有半个月的探亲假，自然也想女人。军管会分派他管

这一大批人劳动也是个苦差。负责清查的军管会副主任庞代表同各连队党支部书记布置了任

务，前两天赶回北京去了，这就叫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朋友给我说了个妹子，我人不去怎办，还不黄了?到哪里都是劳动，娶个老婆也就安家啦!” 

  他得把话说得让这农村出身的宋代表也觉得在理而中听。 

“倒也是，你可是想好了，这一走你还保留的北京城户口可就吊销啦!” 

  宋代表也不讲官话了，从抽屉里拿出本公文格式，叫他自己填写，又朝里屋喊了声：“小

刘!给他盖个公章!待会把那份材料赶快打出来!” 

  电话接线员兼打字员那小女人婷婷的出来了，头发好像刚梳过，脑后一对短辫子橡皮筋

箍到发根，两撮头发翘翘的，拿钥匙开了个上锁的抽屉，取出公章，便坐到打字机前的凳子

上，一个字一个字戳那笨重的铅字盘。宋代表接过他写好的公函，核对的当口，他连忙恭维： 

“咱可是宋代表手下第一名毕业生!” 

“这鬼地方，望不到头的盐碱地，啥子也不长，除了风沙。那像我们老家，种啥长啥，到

哪里还不是劳动嘛!” 

  宋代表总算把那红印盖上了。许多年之后，他见到当年一起种地的校友，听说这颇通人

情的宋代表，在他逃走不久同女电话员在麦地里脱了裤子，做那档子事，叫人用手电筒照见

了，弄回了部队。这宋代表的军衔同贫瘠的地里的麦子一样，注定长不高。 

  回住地的路上，远远的拖拉机突突在犁地，他大声招呼道：“哥们!” 

  唐哥们京城骑摩托的交通员那差丢了，也弄来农场，在机械班驾铁牛。他跑过松软的泥

地，追上拖拉机。 

“嘿!”唐哥们也抬手示意。 

“帮个忙。”他在拖拉机下跑。 

“这年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呀，啥事?快说吧，别让人看见我同你说话呢，听说你们

连队在整你?” 



“没事啦!咱毕业啦!” 

  唐把机器停了下来。他爬上驾驶台，把盖了戳子的公函亮了亮。 

“得，抽根烟吧!” 

“这都是宋代表恩典，”他说。 

“你算是脱离苦海了，那就快走吧!” 

“明早五点，你替我把行里都拉到县城火车站，行不行?” 

“那我弄个卡车去，宋代表不都批准了吗?” 

“风云莫测，对谁也别说!” 

“我一准把车开出来!要追问，找宋代表去，这么说不就得?” 

“记住，明早一准五点钟!”他跳下驾驶台。 

“我在你们宿舍的路口揿喇叭，你就上车，包在哥们身上，误不了事的!”唐拍了下胸脯。 

  拖拉机突突突突远去，剩下的五里路他慢悠悠，溜溜达达，一路盘算怎么对付掉这最后

一夜，清晨时分又怎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把行李和那几个沉重的书箱子从宿舍搬到车上。他

挨到天黑，耗过了晚饭时间，人们开始围到井边打水漱洗，他这才在宿舍里露面。他也漱洗，

乘机把零星物品打点好。在熄灯就寝前，他来到由军管会新任命的连队党支部书记那屋，出

示了他去农村落户的公文。书记坐在条凳上，脱了鞋正在洗脚。他同样以开玩笑的口气对满

屋子的人郑重宣布：“宋代表批准我毕业了，来向同志们告别，不算是永别吧，总之先行一步，

去当个真农民，彻底改造啦!” 

  他又显出一脸茫然，似乎心情沉重，表明这前途并非美妙。那主果真来不及反应，没明

白过来这是不是对他的特殊惩处，只说了句明天再说吧。 

  明天?他想，等不到这主去校部，等不到他们同北京军管会电话联络，就已逃之夭夭。 

  回到宿舍，灯已经熄了，他摸黑和衣躺下。半夜里就点微光，时不时看看手表模糊不清

的指针。估计将近天明，便起身靠在墙根，穿好鞋，没立刻卷起地上的铺盖，那会把屋里的

人过早弄醒，同屋负责盯梢他的行动的那条狗，就有可能去报告连队支部书记。 

  没有人知道他黎明前动身，他暗中屏息谛听有没有汽车喇叭声，从大路口到宿舍还有五、

六十米，声音不会太响。他觉得耳鸣，睁大眼睛，这样听得更真切，要在一听到喇叭就摁起

铺盖，推醒两个人，帮他抬走对面墙根的那几口木箱。 

  叭叭清脆的两声，天还没亮，他一跃而起，悄悄开了门，撒腿跑到路口。 

“哥们就是信得过的!” 

  唐亮着车灯，向他抬手示意，他立即跑回来，推醒了睡在统铺连上的两位。 

“这就走?”他们爬起来，还没太醒。 

“可不是，赶火车嘛，”他连忙卷起铺盖。 

  几分钟后，他跳上车，向迷迷糊糊的两位哥们挥手，别啦，五七干校，这劳改农场! 

 

 


